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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曼德拉的牢房与球场
之前，曾有一堵高墙，为的
是 不 让 曼 德 拉 观 看 足 球 比
赛。如今，这道高墙已经被
拆掉。

在 关 押 曼 德 拉 的 牢 房
里，讲解员拿出了一张放大
版本的犯人信息记录。上面
除了姓名、年龄、编号等基
本信息外，还有两个黑乎乎
的手指印。“这就是曼德拉当
年的囚犯信息，上面的指纹
是他亲手按上去的。”讲解员
说 ， 曼 德 拉 的 服 刑 编 号 是
466/64，“他是1964年到达罗
本岛的第466位‘客人’”。

记 者 在 “ 囚 犯 466/64”
牢房看到，这是一个简陋而
阴森的4平方米囚室。里面只
有一张长宽一尺的小凳子，
凳子上摆着饭盒，凳子旁是
用来当做马桶的木桶，曼德
拉就睡在凳子边的地铺上，
只是一层薄薄的薄毯。

平时，曼德拉坐在那里
就基本上占据了绝大多数空
间，生活在这里的人每天都
像在面壁思过，狭小的空间
让人觉得生活压抑、呼吸困
难。

和空间的狭窄相比，潮
湿才是最可怕的敌人。南半
球地中海气候让这里雨量充
沛，尤其在冬天，整个小岛
就像泡在水里。身为 D 等犯
人的曼德拉只能住在潮湿、
阴冷的牢房里，没有床，他
和毯子相依为命，呼吸着地
上的潮气和水分。

但就是在这个地方，曼
德拉写出了回忆录。“曼德拉
的确很伟大，他的书中让我
感受到了鼓舞的力量。”司机
是个来自英国的孤儿杰克，

“那种力量超越了国籍和种
族。”

一个游客去克鲁格国家公园
游览，当她下车给一头小河马照相
时，一头母河马蹿出水面将她咬
死。有人建议处死这头母河马，以
安慰死者家属。然而死者家属却不
同意，他们说，母河马的行为是出
于保护幼儿的本能，它是无辜的。
这是南非朋友给我讲的故事。

在南非公开场合屠杀野生动
物必然会遭到牢狱之灾。如果你牵

着一只狗，突然你踢了狗一脚，会
有人制止你。如果再踢，会有人和
你理论，甚至对你报以老拳。这不
是危言耸听，几天后你有可能得到
法院的传票。因为你触犯了法律。
南非政府规定，任何人不得在公开
场合虐待、屠杀动物。

不能伤害动物，屠宰动物当然
也不允许。可南非就不食用牛羊肉
吗？据了解，南非人是吃肉的。不
过，他们绝对不允许没有资质的人
杀动物（部落中的祭祀除外），你自
己家养了一头猪，也不允许自己
杀，必须要送到定点的屠宰场。杀
完后不允许直接出售，必须要进行
冷冻后再出售。在南非有很多地方
的人是不钓鱼的，因为他们认为这
是对于鱼类的一种虐待。

初到南非的华人由于对动物保
护法律不了解，经常闯祸。4年前一
个刚到南非的上海人，在公众场合
煮了一只活螃蟹。结果他被动物保
护组织人士告上了法庭，结果法官
判罚他入狱10年。律师辩护称：“在
中国这是不违法的。”后来法官改
判：“入狱5年，缓期5年执行，可必
须要罚款10万兰特。” 据《大河报》

华人煮活螃蟹获刑
不懂法律被罚10万

在南非已经奋战了近一个月，
记者既有被盗窃的惨痛损失，也有
乘坐长途大巴中途被“卖猪仔”的苦
难经历，还有因航班一而再再而三
地延误而无法赶上采访的苦恼。

原来以为记者应该是在南非最
“苦大仇深”的一个，但近日才知道，
许多欧美记者同样有着“哑巴吃黄
连”的遭遇。

“故事因一个苹果而开始，但绝
对不是有关亚当和夏娃的浪漫故
事。”几天前，德国记者兰德涅什到
比勒陀利亚采访日本队对巴拉圭队
的比赛，在安检时发生了咄咄怪事：
警察拒绝兰德涅什将午餐——一个
苹果、一个橙子和一块奶酪三文治
带进新闻中心。当兰德涅什要求警
方作出解释时，一位女警回答：“我
们只是奉命行事。”

兰德涅什至今没有得到任何官
方的解释，他推测，可能是为了保证
新闻中心里面的餐厅能够从每个记
者口袋中赚足够多的钱。事实上，
在新闻中心的餐厅内，记者每餐基
本果腹的最低消费也要 100 兰特，
价格居然是外面的两倍以上！

《纽约时报》资深足球记者霍奇
斯在约翰内斯堡埃利斯公园新闻中
心，曾遭遇到了记者太多而只能席
地而坐写稿的非人待遇。难怪欧美
记者一聊起南非世界杯，无不怀念
北京奥运会，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
说：“以后奥运会和世界杯都应该固
定在中国办。” 据《广州日报》

罗本岛足球往事：
“足球带给了南非希望”
在世界杯期间，前往罗本岛旅游的人是平时5倍以上，荷兰队和阿根廷队都曾前往

外国记者：
以后世界杯奥运会
都该固定在中国办

探访曼德拉牢房：
他是当年第466位“客人”

这项运动让我们感到胜利”

在距离开普敦15公里的
地方，有一座孤独的小岛。站
在开普敦的码头，甚至都看不
到它的影子。在这里，曼德拉
度过了 18 年，写下了那本
《通向自由的漫漫长路》。

这座小岛叫做罗本岛，距
离开普敦有30分钟航程，每
小时从罗本岛到开普敦都有船
舶接驳。

““足球运动永远欠罗本岛联赛
的债。 ——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

“欢迎来罗本岛，罗本先生”
7月，是开普敦最寒冷的季节。通常

情况下，在这个季节，来罗本岛参观的游
客并不多，每天仅有两三百人，但在世界
杯刺激下，游客数有了长足增长。一名工
作人员透露：“在世界杯期间，来罗本岛
旅游的人是平时的5倍以上。”

在这些游客中，除了球迷外，还有不
少球员，其中就包括“组团”前来的荷兰
队。导游德雷克有幸成为了荷兰队的导
游：“上周当上级通知我去当导游时，我
简直惊呆了，没想到有那么好运气。”当
荷兰队抵达罗本岛，球星小飞侠罗本笑
着与他握手时，德雷克才感到了真实：

“他们走过来跟我一一握手。我对着罗本
说了一句：欢迎你来罗本岛，罗本先生。
然后，我们两个人都笑个不停。”

对荷兰队员来说，他们最感兴趣的
是曼德拉曾被囚禁的院子，以及他们踢
球的小球场：“当我讲到罗本岛监狱足球
赛时，他们一直聚精会神地听，这让我感
到非常骄傲。”

“对了，我还认识马拉多纳”
除了荷兰队外，还有不少球员也利

用假期前往罗本岛参观，只不过德雷克
并不能一一叫出名字：“我并不能算一个
真正的球迷，但我会跟朋友们一起踢
球。”德雷克认识的球星也就那么几个：

“我知道贝克汉姆、罗纳尔多，当然还有
梅西和C罗。哦，对了，还有马拉多纳。”

根据德雷克介绍，不久前，阿根廷队
也参观了罗本岛，不过当时只有几个球
员低调前来：“其实阿根廷队里的人我并
不认识，听同事说他们来参观了。我当时
挺激动，因为我想看看马拉多纳，不过好
像他没来，反正我找了半天没看到他。”

相比于看到球员们的快乐，德雷克
更为享受自己踢球的那种激动：“让我记
忆最深刻的是一个比利时记者团来参
观。虽然比利时没有进入世界杯，但这群
记者的脚法都不错，特别是那个叫做让
的前锋太厉害了，一个人进了两个球。”

在这个只有13平方公里的
小岛上，曼德拉度过了漫长的
18年。在他的带领下，足球成为
了这里大多数被囚者的精神支
柱之一。

“石灰矿损坏了我们身
体，但足球带给我们希望”

罗本岛位于开普敦外的桌
湾之上，最初的居民是海豹、蛇
和其他动物。当第一批殖民者
在开普敦建立了殖民地后，他
们发现此地适合作监狱。汹涌

的波涛既阻止了其他人靠近，
又可防止人犯逃跑。于是，这里
便成为关押那些“不受欢迎的
人”的囚禁地。

1960年以前，罗本岛曾是英
国犯人和麻风病患者的流放地、
隔离所。来到这里的人基本上无
法生还，他们的尸体或就地掩
埋，或干脆扔到海里……所以有
人说这是“死亡之岛”。1964年，
曼德拉被关押在了这里。

在罗本岛中部，有一个石
灰石采石场，从 1965 年 2 月到

1974 年，被关押在这里的人们
每天早晨排队到采石场，然后
被解开脚镣，下到一个很大的
石灰石田地，用尖镐和铁锹挖
掘石灰石。他们必须一刻不停
地挖石、装车……

“大多数人在这里都被毁
坏了身体和视力，不少人甚至
永久失明了。”导游德雷克，也
曾是这里的犯人，在提到这个
采石场时，他突然沉默了一下，

“这也是为什么马迪巴（曼德拉
的昵称）进行了多次视力手术。
石灰矿毁坏了我们的身体，但
足球带给了我们希望。”

“马迪巴在这里，了解
到足球的力量有多么伟大”

就在曼德拉入狱的同一
年，犯人们在岛上那座藏书量
微不足道的图书馆里发现了一
本有关国际足联规则的书。几
名犯人用衣服裹成了一个简易
足球，开始了罗本岛上首次足
球比赛。

曼德拉属政治重犯，没有
资格参加比赛，甚至不能观看
比赛。在罗本岛之前，曼德拉对
足球并不算了解和喜欢。“在被
关押期间，马迪巴并没有机会

参加比赛，但他在这里了解到
了足球的力量有多么伟大。”德
雷克说。在罗本岛监狱内，场地
是大小不同的三块水泥场地。

当时监狱内有好几支球队，
1967年12月，“流浪者队”和“雄
鹿队”打了罗本岛上第一场正式
的足球比赛。没人记得那场比赛
的比分，但那天走下球场的每个
囚犯，都成为了胜利者。几天后，
各囚室代表便开始讨论成立足
球协会及联赛。经过商谈，在罗
本岛监狱里建立了马卡纳足协，
下设8支自愿组建的球队，每支
球队都选举了俱乐部主席，制定
了章程，成立了 A、B、C 三线球
队，开始了不同级别的联赛。

通过足球比赛，犯人们要
求球衣、球鞋以及更好的生活
和待遇，足球联赛成为了犯人
们与当局斗争的重要手段。就
连曼德拉也曾表示：“足球不仅
仅是一种运动，罗本岛监狱里
的囚犯靠踢球来使自己斗志高
昂。对这项运动的激情和专注，
让我们感到胜利。”

除曼德拉外，南非现任总统
祖玛也曾在罗本岛被关押，他还
曾是马卡纳队的主力后卫和队
长，带领球队取得过辉煌成绩。

世界杯期间到罗本岛旅游的人络绎不绝

罗本岛监舍

本报记者在曼德拉监舍前留影


